
““红红墙墙摄摄影影师师””侯侯波波
延安与摄影结缘

“侯波”其实不是她本名，她出生时爷
爷非常高兴，给她取名“阎千金”——— 按老
百姓的说法，一个女孩就是一千金。后来，
她参加革命来到了延安，保安处处长周兴
为了去掉侯波身上的那种女孩子气，就让
她叫了“侯波”这样一个男孩子的名字。没
想到这一叫竟叫了一辈子，到现在很少有
人知道她的真实姓名。

丈夫徐肖冰早年在上海从事电影事
业，参加过《桃李劫》《马路天使》等电影的
拍摄工作，1937年来到延安后，长期为毛
泽东等领导人拍照片和纪录片，后来还曾
留下了《挥手之间》等传世杰作。

侯波与徐肖冰相识在延河边，那时的
侯波还不到18岁，是个很漂亮、有些爱脸
红的姑娘。徐肖冰认识的一个女同志开玩
笑说要给他介绍一个女朋友，后来就把侯
波她们几个要好同学约到延河边散步。

接触了一段时间，徐肖冰觉得侯波给
自己的印象非常好，而侯波也在感情上渐
渐接受了徐肖冰。“我们选了一个晚上结

婚，买了一点红枣，把平时积攒下来的馒
头切成片，晒干当饼干。晚上，大家就聚在
他的窑洞里，一块儿吃红枣，吃馒头片。”
2016年记者采访她时，侯波回忆起这些，
心底仍不免激起幸福的涟漪。

侯波与身为摄影师的徐肖冰结合，也
注定了她一生要与摄影结缘。抗战胜利
后，侯波和徐肖冰被派往东北参加接收日
本人的“伪满影”即后来的东北电影制片
厂（现长春电影制片厂前身），侯波被分配
在摄影科当科长。侯波坦陈：“其实，当时
我对摄影是一知半解，组织上让我当摄影
科长，可能主要是因为我是一个老党员，
政治上靠得住。”在此期间，侯波开始学摄
影。后来随着工作的需要，不仅要求会拍，
而且拍摄难度越来越大，机器也更复杂
了，有时候侯波就得回家向徐肖冰请教关
于取景、采光、洗印等。东北解放后，侯波

被分配进了北平电影制片厂，任照相
科科长。

中南海摄影师

侯波真正名副其实成为中
南海的摄影师，还是在一次组
织谈话以后。

那一天，时任毛泽东机要
室主任的叶子龙与时任中共中
央办公厅主任的杨尚昆找侯波

谈话，表示组织决定调她进中南
海，担任新成立的摄影科科长，专

门负责为领导人拍照，包括领导人
参加的各种活动以及一些生活照的
拍摄，而且是以拍摄主席的活动为主。
名为科长，可实际人员还没配备下来，
只有侯波一个人。杨尚昆同志有时跟她

开玩笑，叫她“侯科长”。
1949年政治协商会议期间，侯波参与

了一些重要的大型活动的摄影，如参加政
协筹备会的中共代表团成员合影、第

一届政协会议全体女委员合影
等的拍摄。那么多重要的人
物，又是那么重要的会议，侯
波很怕拍不好。

可是真接触起来，侯波
感到越是这些著名人士越
是好打交道，他们一点架子
也没有，很为侯波他们这些

摄影人着想。像宋庆龄、邓颖超、康克清
等，在照片拍完之后，总是拉着侯波的手
说些亲热话，这使得侯波的紧张心理渐渐
地放松了。在新政协筹备会上，侯波用相
机记录了各党派、各团体、各少数民族及
华侨代表几百人参加的会议，被邀请来的
代表们纷纷在筹备会上发言，热烈拥护中
国共产党和毛泽东领导的情景被一一收
入镜头。

最令侯波难以忘怀的是拍摄《开国大
典》。她在早些年的采访中透露，那时她被
调往中南海当摄影师不过一两个月，而
且，为了安全起见，被允许参加开国大典、
登上天安门城楼拍照的摄影师只有三人，
侯波是唯一的女性。她还记得，当时的照
相机品牌是德国罗莱相机，所使用的胶卷
是用外汇从香港买回来的。而且，由于太
过专注拍摄，她还差点跌落下去，幸亏有
周恩来总理帮她抓住衣角。侯波后来每每
念及此，都颇为感叹领导人的谦和。

解放前，毛主席并没有专职的摄影
师；直到建国后，侯波才担任毛主席的专
职摄影师，一干就是 12 年。在近 30 年的
时间里，他们夫妇拍摄了无数张老一辈无
产阶级革命家的照片。大家熟悉的《毛泽
东在韶山》、《毛泽东和亚非拉朋友在一
起》等都是侯波的作品。主摄中南海 12
年，是侯波一生中最充实的一段。因为拍
的照片主要是为中央首长的活动留一份
形象档案，这关系到国家领导人的形象问
题。拍照、冲洗、整理资料，侯波一个人全
包了下来。“只要在北京不出差，一接到电
话，人和摄影器材都保持着一声令下立即
行动的状态。”丈夫徐肖冰生前回忆：“那
会儿，她到哪里去？去干什么？要去多久？
连我都保密。”

惜别中南海

1961年3月，为了让身边的工作人员
不脱离社会、不脱离群众，一向恋旧的毛
泽东忍痛作出了让他们到地方工作的决
定。于是，侯波也依依惜别中南海，走进新
华社。

临走之前，当时在武汉的侯波向毛泽
东辞行：“主席，我要走了，在您身边工作
了12年，您一直关心我的学习、工作，可是
我总觉得自己不称职，没做好工作。”说

着，侯波流下了眼泪。
毛泽东也有些伤感，对她说：“你在我

这里工作了10多年，给我拍了许多很好的
照片，也给中央领导同志拍下很多照片，
你做了很多工作，很辛苦。这就是成绩嘛。
这次，不少在我身边工作了多年的同志都
调到别的地方，我是想了很长时间才下了
决心。你们在我身边工作，熟悉了，这有好
处，但与社会、群众有了距离，就是局限
性、坏处。”

毛泽东说：“你到别的单位去还是要
好好工作，你今后还可以来看我，也可以
给我写信。你不要难过，以后有什么困难
随时都可以找我。”侯波走到门口，给毛泽
东敬了个礼，毛泽东的眼圈红了……

1962年侯波生过一场病，此事不知怎
么让毛泽东知道了。他让一个卫士来看望
侯波，还亲手将自己早年的诗词《清平乐·
六盘山》抄了带给侯波。

毛泽东逝世后，侯波看到党中央在报
纸上发布的有关通知后，便把自己珍藏的
这首毛泽东的珍贵手迹原件送给了中央
办公厅。

离休之后，侯波夫妇把绝大部分精力
都放在收拾整理半个多世纪的摄影作品
上。虽然他们的作品屡屡被登载，他们却
很少收取报酬，有时只得用仅有的积蓄带
着照片到各地展出，让更多人了解那段历
史。1995年，正值第四届世界妇女大会在
北京召开，年届七旬的侯波借此契机创办
了中国女摄影家协会。“在那之后，侯老将
更多精力放到培养后来者上面。”

晚年，侯波经常与老伴相互搀扶着到
天安门广场看看，看看那个给他们留下最
灿烂记忆的城楼。身体还好的时候，每年
12月26日，他们还会去毛主席纪念堂瞻仰
领袖遗容，深情缅怀一代伟人。

“很多人知晓主席不是特别喜欢摄
影，要小心谨慎地拍出好照片，并不容易。
侯老创立了拍摄领导人的摄影语言。”身
为华辰拍卖影像部负责人的李欣，因为替
侯波夫妇处理境外媒体擅用他们老照片
事宜而与老人成为忘年交。

面对外界的褒扬，侯波生前总是谦虚
地说自己并没有多么高超的摄影技术，

“中国有许多优秀的摄影师，由于历史的
偏爱，我才能成为这样一个幸运者。”她一
再告诉世人，只是通过多年的亲密相处，
才能抓取到一个个珍贵的瞬间。

2017 年 11 月 26 日，侯波辞世，享年
93 岁。李欣说，老人生命最后几年都是在
医院度过的，辞世前的几天，也没有刻意
使用抢救药物和医疗设备，安然归去。

综合人民网、《中华儿女》

她出生时中国正处于军阀混战时期，13岁即投身革命参加抗战，14
岁加入共产党奔赴延安，25岁在天安门城楼上亲历了开国大典，从1949
年进入中南海，到1961年7月调到新华社工作，侯波在毛泽东主席身边
拍摄了13年。《开国大典》或许是其中知名度最高的一张了，有一个说
法，迄今对外公开的700多张毛主席照片中，有400多张是侯波拍摄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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